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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心讲，宋书恩非常渴望
到学校做一名教师，哪怕是顶替何
玉凤。但他又怕到学校以后把自
己困死在这里——何玉凤把这份
工作让给他，他就被她紧紧地绑住
了，与她结婚也是早晚的事情。而
与她结婚，就意味着他将作为何家
的上门女婿在这里长期生活。而
做一个上门女婿，又是在这样一个
远离家乡的乡村，他还没有做好心
理准备（甚至是抵触的）。

但面对何玉凤的痴情与坚定，
宋书恩无疑是难以拒绝的。答应她
吧，走一步说一步，走到哪说哪吧。
宋书恩这样想好，在何玉凤额头上
轻轻吻了一下，说：“玉凤，我听你
的，你回去跟学校说吧，我一定
好好干，不辜负你对我的厚望。”

何玉凤伏在他怀里，久久地
沉醉在爱情的幸福之中。

夜里，宋书恩接替边大爷守
夜。他坐在厨房里，望着夜幕下
的县城，心里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家乡，母校，奶奶，爹，大哥二哥四
弟，轮番在脑海里出现。他突然
又想起了娘，娘那天下午躺在那
张小床上，脸色苍白，头发纷乱

——因为娘离去时间的长久，他
已经习惯了没娘的生活，几乎没
有回忆起过那一幕。

娘好像从冥冥之中来到他面
前，那苍白的脸生动起来，闭着的眼
睛也睁开了，还绽出了一个微笑。

宋书恩张了张嘴，想叫一声
娘，却没有叫出来。这时，他看见
那只白狐款款走来，走到离他三
四米的地方蹲下来，注视着他。

他一激灵从迷糊中醒过来，
揉揉眼，那只白狐就蹲在他面前。

他与它第无数次对视。良
久，他在它的目光中变得沉静，心
里也没有了近来的焦躁。

你是谁？你是来帮助我的吗？
你是来让我的内心平静下来的吗？
面对白狐，宋书恩出奇地冷静与清醒。

它是一个狐仙该多好！宋书
恩这样想着，感觉那白狐成了一个
白衣少女，在向他露出灿烂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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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到星期天，何玉凤给学校说

好，下周一宋书恩就去学校上班。
何玉凤趁着星期天想去一趟县城，
俩人再看场电影，顺便买点东西。

宋书恩的情绪特别高涨，对何

玉凤的任何要求都会无条件答应，他
还提议两个人骑车去，他有太多的精
力无处使。何玉凤当然也没意见。

两个人星期天一大早就出
发了，宋书恩骑车，何玉凤坐在后
边，两臂亲昵地环绕着他。

虽然过了春节，气温却很
低，风不大，仍透着刺骨的寒冷。
一出村，何玉凤就说：“真冷，这么
受罪，还不如搭公共汽车呢。”

宋书恩却不感觉冷，他说：
“坐车哪能感受到骑车的美妙。
你看这田野，麦苗返青，小草发
芽，柳枝泛绿，多美呀！”

“作家就是不一样，把什么
都看得那么美好。”

“确实就是这样，你没看见吗？”
“看见了，你一说我也觉得

很美。”何玉凤把头往他背上靠
靠，“你要是骑累了就换我骑啊。”

“没问题，这几十里路算个
啥，上学的时候步行都不怕，骑车
才轻松呢。”

两个人一路说着悄悄话。
带着亲爱的姑娘，宋书恩脚下生
风，嗖嗖地向前飞驶，一气就骑到
了城关。当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的

时候，宋书恩向右一转弯，意想不
到的事发生了：路边一家盖房子
吊水泥板的铁杆正要放倒，就在
倒地的当儿，宋书恩正好骑到那
里，那直径足有一二十厘米、高有
五六米的铁杆正好落在他的头
上。刹那，伴随着何玉凤一声尖
叫，自行车摔倒在地。倒在地上
的宋书恩感觉左耳朵一阵热，伸

手一摸，有温热的液体喷涌而出，
他知道那是血。他企图用手捂住
那血流不让它往外流，但他的手
是徒劳的——那血流继续喷涌。
他的头也在痛——那种钝痛像用
一个木槌在敲击脑袋；而头部的
另一处伤口，就是被铁杆顶端亲
吻过的那块头皮，这时候也像一
个血泉一样往外流血。他的脸
上、手上沾满了黏糊糊的血。那
根铁杆饶过了何玉凤，她看见宋
书恩倒在血泊之中，扑在他身上
大叫着他的名字，宋书恩惨淡地
笑笑，说：“玉凤，没事，去医院。”

何玉凤哭着喊叫：“快来人
啊，快来人把他送医院啊！”

几个人把宋书恩抬到一个平板
车上，何玉凤坐在车上抱着他，他躺
在平车上缩成一团，疼痛已经让
他昏迷。

就近去了城关镇医院，直接
送到急诊科。医生们一阵忙活，
先是处理伤口、止血。缝合头部
十余厘米的伤口的时候，因为紧
急没有用麻药，宋书恩禁不住发
出了痛苦的呻吟，拖着长长的声
音叫了一声：“疼啊……”

何玉凤被惊吓得连身上的
土都顾不上拍打，始终陪护在宋
书恩身边，看着针刺进他头皮时
他疼得直抖，她紧紧地抓住他的
手，不停地在他手上摩挲，传递着
对他的牵挂与关心。

缝合好伤口，接下来是接受
X 光、脑电图等检查。检查结果
倒没有大问题，但医生说危险随
时可能出现，一周之内，如果颅内
不出现水肿就不会有大的问题，
养养就能出院；倘若一旦出现水
肿，就得立即转院作开颅手术，那
后果就不好说了，也许会痊愈，也
许会有不堪设想的后果——或出
现脑功能障碍，或变成白痴，或变
成植物人，甚至生命走到尽头。

何 玉 凤 的 心 再 次 被 吊 起
来。她不住地埋怨自己：“我咋就
想着来县城呢……”

折腾到中午，宋书恩终于被
安顿在床上开始输液。他已经从
剧烈的疼痛中缓过劲来，精神还
不错，很乐观地跟何玉凤说笑。

“玉凤，别愁眉苦脸的，没
事，我哪能那么娇气，这么点事就
把我打发了？”

“你还笑，把人都吓死了。”
何玉凤泪眼迷蒙，“你有啥不舒服
马上说，可不能有半点闪失。”

在接下来的漫长的一周里，
何玉凤所受的煎熬不言而喻，她所
承受的精神压力和担心难以言表。

过后，她对他说：“一想到你会
变傻，我就会想到大街上在垃圾堆里
捡吃的、衣衫褴褛的傻子。要是那
样，我不知道我还怎么生活下去。”

在这一周里，宋书恩也想了
很多很多。他想到了死后的情境
——爷爷、奶奶、父亲和哥哥弟弟将
会多么难过，玉凤将会多么悲伤，同
学朋友将会多么惋惜……每每思
考这些问题，他都会变得心情沉
重。夜里，在黑暗中他悄悄流泪，
他渴望活下去！他不愿就这么毫
无意义地死去。此时,他才意识
到，生与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跨
越生与死的鸿沟，实在太容易了。
一场意外事故，一场疾病，都会让
你转瞬完成从生到死的质变。也
是这次灭顶之灾，让他对何玉凤充
满了感恩，让他认识到只
要平平安安、健康地活着，
就是最大的幸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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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闲品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是坊间耳熟
能详的两句老话，换言之，也就是“把日
子过成戏”。

这句话本身谈不上好坏吉凶，因
为戏有多种，喜剧悲剧，天差地别，关
键就看你把日子过成什么类型的戏
了。戏剧的特点，要有冲突，情节曲
折，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演员要性格
鲜明，表演要自然贴切，冲突要合情合
理，情节须精心安排。按此标准，有的
戏红红火火，丰富多彩；有的戏寡淡无
味，贫乏平庸。有的戏久唱不衰，传为
佳话；有的戏无声无臭，早成绝响。

有的人把日子过成了喜剧，建功立
业，娶妻荫子，人丁兴旺，家庭和谐，令
人羡慕不已。古人郭子仪算是一个典
型，功勋卓著，名满天下，深得皇帝信
任，而且，“八子七婿，皆贵显朝廷”，六
子郭暧还当了驸马爷，跻身皇亲国戚，
与公主演了一出《打金枝》小戏。最后
郭子仪高寿善终，尽享身后哀荣，子女
也皆得保全，绵延数代。

有人把日子过成了悲剧，家破人
亡，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凄
凄惨惨戚戚。李后主平时只知咏花吟
月，诗酒文章，自恃有长江天险，不思治
国理政、练兵御敌，结果当了赵匡胤的
俘虏，天天以泪掩面，生不如死。老婆
被人欺负，也不敢说，忍了又忍，最后还
是死于赵匡胤的一杯毒酒。“问君能有
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有的人把日子过成前喜后悲剧。
《红楼梦》里的贾府一干人等，早先那日
子，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白玉为堂金
作马”，阔绰之极，不胜奢靡。没想到后
来，元妃早薨，贾政罢官，家被查抄，人
遭缉拿，家计迅速败落，落了个“白茫茫
一片大地真干净”。这也与其前边太

“作”有关，过分预支了该有的福分，最
后不得不还债。

也有的人把日子过成前悲后喜
剧。西汉人朱买臣家贫，早年靠砍柴为

生，吃了上顿没下顿，家徒四壁，穷困潦
倒，连老婆都主动要求他把自己休了。
后来，朱买臣发奋苦读，科举高中，被封
为会稽太守，衣锦荣归，居华屋，坐大
轿，娶美妻，尽享荣华富贵。民间就有
《朱买臣休妻》《朱买臣卖柴》两出传统
戏，颇受戏迷追捧。

有人把日子过成了全本大戏，有头
有尾，丰富多彩，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活了 110岁，经
历奇特，身世坎坷，博学多才，著作等
身，被誉为中国拼音之父，不仅造福亿
万民众，自己也青史留名，这就是标准
的全本大戏。要把日子过成这样，寿命
要足够长，身体足够好，贡献足够大，经
历足够丰富，最后才能剩者为王。

有人把日子过成了折子戏。帷幕
拉开，刚亮个相，唱了几嗓子，甩了个水
袖，抛了个媚眼，就迎来一片喝彩，可惜
还没等观众看够，就早早下了场，曲未
终，人先去，着实令人遗憾。称象的曹
冲，淹亡的王勃，病逝的李贺，诗人纳兰
性德，天才数学家伽罗华，功夫巨星李
小龙，那些英年早逝的人，无不如此。

有人把日子过成了闹剧，声色犬马，
纸醉金迷，吃喝玩乐，浑浑噩噩，无所事
事，空耗大好年华，最后坐吃山空，那些
纨绔子弟、富二代，大抵如此，不说也
罢。所以，看那些混混颐指气使，气焰嚣
张，无须动气愤懑，只要有足够耐心，就
一定能“看他起高楼，看他楼塌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都是自己
命运的主人，都是自己人生大戏的策
划、导演、编剧、主演。人这辈子究竟把
日子过成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是
全本大戏还是折子戏，既要看自己的意
愿和梦想，“有志者事竟成”；看自己的
努力和投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也要
看命运安排，毕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形势比人强。

人人皆演员，处处是戏台，锣鼓响
起，该您粉墨登场了！

♣ 陈鲁民

把日子过成“戏”

♣ 刘传俊

村庄里的春天知味

♣ 王秋珍

野地顽童胡葱

“雷打过了吗？”童年的初春，我们
最关心的是雷声。一旦得到确定，我
就会和伙伴们跑出家门。小溪、溪滩
以及溪滩上的胡葱，正在迎接着我们。

坊间传言，只要打过雷，胡葱就可
以吃了。否则，吃了容易耳聋。雷声是
胡葱的封条，轰隆一声，封条揭开，顽童
往田塍上跑，田塍系上了漂亮的腰带；
往溪滩上跑，溪滩一夜间焕发了青春。

野地顽童姓胡名葱，那份机灵劲
像极了它的名字。溪滩上，都是石头
和沙子，几乎没有泥巴的立身之地。
胡葱就在石头缝里，挺着身子，向春风
问好，向溪里的小鱼问好，也向觊觎它
的我们问好。

轻轻地拨开石头，胡葱雪白的身
子在地底延伸，宛如一口深不可测的
井。心急的男孩哗啦一使劲，胡葱雪
白的茎就断了。拿着没根的胡葱，也
并不觉得可惜，因为一眼望去，满溪滩
都是胡葱，一根根，一簇簇，像老天撒
了一大把葱籽。拔胡葱是有技巧的，
柔中带劲，绵里使力，胡葱就会从地底
徐徐上升，最后露出一个圆滚滚的球
茎，像百合的种子，依然雪白雪白。球
茎下方是长长的根，也是雪白雪白。

胡葱是个会变魔术的顽童，它把
自己的身子打扮得非常另类。是的，
胡葱有桀骜的个性，怎么会走寻常路
呢。从胡葱的根部往上看吧，先是雪
白，然后是淡绿，接着是青绿。那渐变
的色彩集中在一个又细又长的身子
上，美得有些妖了。

拔过胡葱的手，沾了胡葱的美艳
和浓香，显得好看又好闻。童年的我，
经常拔几根就停下来，摊开右手，看泥
巴粘在指间，闻香气在手上萦绕。

胡葱一拔就是一大把。伙伴们会
凑一起比谁的多，谁的球茎大。有时，
还会评比出胡葱之王。粗壮的胡葱，
身子比筷子还粗，球茎比弹珠还大。
当然，个子也特别高。

拔过胡葱的手，还要玩打水漂。
拣一块扁平的石头，蹲下身子，擦着水
面削过去，往往能掠起一连串的水花，
迎来一声声的欢呼。可我，从来没有
打出过潇洒的长水花，往往是石头一
落水，就扑通往下沉。即便如此，依然
哈哈笑着，去寻找下一块石头。

童年的溪滩，胡葱带着浅浅的笑
意，抖擞出贫寒日子里简单的快乐和
奢侈的美味。

胡葱一般是食材的配角，它的颜
色和香味，适合在菜出盘前加以点
缀。母亲看我们深爱胡葱，每年都舍
得下本，做一道胡葱蒸腊肉。

腊肉是用母亲喂养的年猪自己腌
制的。一般是有客人来的时候，才削
下一溜来，做一道主菜。胡葱遇上腊
肉，那是好身材遇上了好裁缝，彼此成
就，相得益彰。搁一层胡葱，搁一层切
成薄片的腊肉，再搁一层胡葱，以此层
层交错，胡葱的辛香和腊肉的醇香，完
美地拥抱在一起。打开盖子，香气就
像春天的野花，深深浅浅，肆虐一地。

俗话说，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很多家庭爱做胡葱豆腐。传说朱元璋
兄弟汤和镇守常州，被人陷害。汤和
烧了一锅胡葱煮豆腐向朱元璋明志。
朱元璋领会其意，惩处了小人。其实，
从营养学的角度，胡葱和豆腐是冤
家。胡葱中含有大量的草酸，豆腐中
含有丰富的钙，两者相遇会形成草酸
钙，抑制人体对钙质的吸收。有些约
定俗成的东西，未必是正确的。

长大后，我就很少去野外找胡葱
了。去年，我心血来潮移了几株胡葱
在楼顶，今年胡葱绿了一大片，粗粗壮
壮的。当即拔了一大把，连着圆滚滚
的葱白，做了个胡葱蒸腊肉。

狂野的胡葱，狂野的童年，突然
间，回来了。

梦回故乡

♣曹春雷

犁铧走在大地上

采春小女（摄影） 周文静

一把犁铧，插在大地上。犁前是黄
牛，犁后是我的母亲。这个春日，春和
景明。

“开犁啦。”母亲轻声喊，喊给我听，
也是喊给面前的这片土地听。土地刚刚
被春风唤醒，还睡眼蒙眬——仍残留了
冬日的一些坚硬，不够柔软。母亲手里
的鞭子扬起来，“啪”，划破了空气。黄牛
俯首躬行。其实它“不用扬鞭自奋蹄”。

鞭子，不过是母亲和黄牛交流的语
言。就像犁铧，是母亲和土地交流的语
言。犁铧在泥土里扑簌簌前进。新翻
开的泥土，蓬松如平整的海面上突然泛
起的浪花。这时的犁铧，是在大地里游
动的“鱼”。

我挎着筐子，将土粪撒在犁开的沟
里。那时我小，而筐子过于大，总是与
我磕磕碰碰。泥土之上，留下深深浅浅
的脚印。小的，是我的；大的，是母亲
的。我光着脚，母亲也是。这是真正的
接地气。

到了地头，母亲喝住牛，俯身抓起
一把泥土来，放在鼻前闻，很陶醉的样
子。我也抓起一把，手中散发的是淡淡
的甜腥气。母亲让泥土从手缝里流下，
她眼里看到的，飘落的不是泥土，而是
一粒粒粮食。

这时的大地，是以一本合拢了一整
个冬天的书，母亲用犁铧一一翻开，让
每一页都得到晾晒。那些蛰伏于书间
的小虫们，蜥蜴、蝼蛄、蚯蚓、“指南针”
虫……都在等待这一刻。它们已经等
得够久了。春天，是一场绝美的演出，
它们急于登台。母亲用犁铧，把它们送
到了舞台上。但它们只是台上的配角，
母亲不久后播下的种子，才是这片土地
的主角。

如果这时斜风细雨，就更好了。“斜
风细雨不须归”，是的，也不必戴斗笠，
就让雨轻轻落在脸上，湿润润的。雨中
氤氲着的，是新鲜青草与新鲜泥土掺杂
的气息。春雨贵如油，春雨是受欢迎
的，因为春雨总会为农人描绘出一幅丰
收的前景来。

地头一棵杏花，开得正好看。只是
一树红，却生动了整片大地。但这红只
是背景，此时的主角，是两人，一犁，一
牛。

该休息了，我和母亲坐在地头上，
说一些与春天、与村庄、与庄稼有关的
事。牛低着头，啃刚露头的草芽儿。田
间，只留下那把犁铧。

一把犁铧，走在大地上。这是春天
的一幅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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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我的村庄坐落在古宛城北 20 余
里处，村庄东面是独山，北面是紫山，
西面是磨山和塔子山。这些山头，都
在目力所及之内。

春天的村庄，隐身在树木刚刚吐
露出鹅黄嫩芽弥散的晕圈中。站在
村庄西岗往东仔细打量，只觉得村庄
像是一位画家适才调和好颜料描绘
出的水粉画，透出几多朦胧、几多迷
离、几多恬淡，神秘中显得清雅。房
前屋后，塘边河畔，那槐树、楝树、榆
树、椿树、柳树等，疏密有致，竞相在
春的气息里舒展腰肢。过不多时，我
家东屋北山墙外，那棵两股粗杈的楝
树开花了。白中透紫的花朵，健旺繁
茂，能将树梢枝头挂得满满的，像一
个个小铃铛，又像一只只小眼睛，在
春光照射下格外诱人。微风慷慨地
将缕缕香甜味送入鼻腔，猛吸一口，
脑清气爽，心旷神怡。那只黑得发亮
的小猫咪，伸伸腰肢，在楝树根部的
柴火堆旁对着我“喵喵喵”地叫着，好
像在告诉我，春天已降临人间。

村庄原有敦实气派令周围十里八
乡羡慕的寨墙，后逐渐废弃。东西南
北四条大路规规矩矩从村庄中心通过

“寨门”往外延伸，再分成若干小路，蜿
蜒到阡陌纵横的田野里。大小不一的
田地里，长势喜人的麦苗儿，尽情享受
着春风春阳的宠爱抚摸。麦秆粗实，

麦叶宽厚，宛若被涂抹了一层闪亮亮
的油。麦叶尖儿挂着的露珠，晶莹欲
滴。这些麦苗在春风里你推我搡，争
着往上蹿个儿。麦田中夹杂着一些还
未种植作物的春地，可是乡亲画家笔
下的留白?

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金灿灿笑盈
盈，在暖洋洋的春光里摩肩接踵手舞
足蹈。田埂上一树树妖娆的桃花，争
相与油菜花媲美。那历尽千辛万苦
不知疲倦的蜜蜂，赶趟似的，嘤嘤嗡
嗡在花中采花酿蜜。那茵茵的青草，
就像刚铺开的绿地毯，铺满村东有名
的古宛城梅溪河的上游，一直蔓延到
西岸。村庄周围寨河沟里的草色愈
发诱人可爱，像飘出的一条轻盈柔软
的绿巾。

田野里一派繁忙景象，男女老少
头戴草帽肩搭毛巾在浮动，趁大好春
光忙着在预留的春地里种玉米栽红薯
种棉花点豆籽……从村中池塘担水，
扁担钩子摩擦水桶声和路边杨树叶子
哗啦啦的响声交相应和，节奏分明。
斑驳的光影里，行走着健步如飞的男
子汉。牛把式蹲在田埂上小憩，嘴里
噙着一根长杆旱烟袋，吧嗒吧嗒自如
地吐着烟雾，眯缝着眼睛看着身旁站
立的匀称反刍的老黄牛，神态自若。
称“老笨”的羊倌，哼着自编的小曲儿，
赶着黑白相间的羊群，甩着鞭鞘从大

路上经过，羊蹄的踏踏声和羊群咩咩
的叫声交织在一起，多美的一幅田园
牧歌大写意。

春雨贵似油。总盼着春风能有春
雨携手相随。清晨起床，习惯性地抬
头仰脸望一望无垠的天空。咦!竟有
雨星爽朗朗地落在脸上和脖子里，痒
酥酥的，滑到嘴里，甜丝丝的。一头扑
在朦朦胧胧的细雨里，享受这姗姗来
迟的细雨的润泽，沐浴春雨神圣的洗
礼，感觉春天年轻的心跳。继而再冲
出篱笆院门，邀上三五伙伴，不撑伞不
戴笠不披蓑衣，用欢笑声迎接知时节
乃发生的春雨悄然而至。这春雨，淅
淅沥沥，滴滴答答，沙沙喃喃，缠缠绵
绵，扯天扯地，飘飘洒洒。在春雨朗润
的茅檐前、树丛中，时而张望畅想，时
而奔跑若狂。犹如墙根缝隙间探出头
来的小草，又像池塘边光溜溜的菖蒲
叶片，一身质朴率真，满腔天性野趣。
在这样的村庄里玩耍，如同雀跃在无
形的水墨画里，又像蝌蚪畅游在荷塘
溪水里，无拘无束，恣意摇头摆尾。那
泥土的微腥味，小草的清香味，房屋上
散发出的潮湿的黄背草味，厨房里飘
出的炊烟味，相互交融，闻一闻就觉得
特别舒畅。

雨过天晴。夕阳的余晖将远山近
畴和村庄涂抹得金闪闪黄灿灿。村里
的四个池塘和河沟里的流水，以及村

东潺潺流淌的梅溪河水，也仿佛有金
波金光在荡漾，盛满了辉煌。厨房顶
上烟囱里的袅袅炊烟次第升了起来，
香喷喷的晚饭味道直往鼻孔里钻，最
诱惑我的味蕾的还是那甜甜的红薯味
儿。这时，大人呼喊孩子回家吃饭的
声音，妇女们唤鸡鸭进圈的声音，高一
声低一声，回响在泛着湿气的村庄上
空。木门的转柱与石门墩凹槽接触的
吱扭吱扭声，是一首经年不衰的老歌。

夜晚，当那轮圆月从南北而卧的
独山北头的豁口处慢慢升起来时，皎
洁的月光碎银似的，洒遍村庄的旮旮
旯旯。洒在院中的鸡舍、猪圈、梨树、
翠竹上，洒在晾晒衣物的铁丝上，洒
在村北晒场里的石磙、麦秸垛上，洒
在村西池塘边水井上方那架古老辘
轳上，还有栖息在水坑边的鸭、鹅的
身上……这些，无不在纯净月光的抚
爱熨帖下，醉染着村庄里的春天特
有 的 诗 情 画 意 。 一 切 有 生 命 的 物
体，都枕着夜色的美好和柔润润的
雾气，沉酣到宁静安谧井然祥和的
梦乡里去了。

春暖花开季节，一扑进故乡的怀
抱，那和善的乡音，熟悉的气息，亲切的
笑容，都相约朝我涌来，把我带回到那
原始而自然、质朴而素雅的景色中
去。那景色里，有我割舍不断但已远逝
的乡思乡情乡音乡貌乡韵乡愁。

绿章
一抹浅笑，铺排成天地间
这张毛边纸的戏文
赋、比、兴，虽有掣肘和藩篱
气度也堪比李白的黄河之水
山岳，江湖，城郭，村舍
俨然点缀。《将进酒》及身边的
花草、走兽、飞禽，尽是闲章

门卫冯大爷说，他昨夜晾在桃树下
一盆准备浇花的水
被随晨风起舞的桃枝给蹬翻了
湿地上毛茸茸的，仿佛
一层嫩芽拱出来

诗路放歌 ♣李志胜

短诗四首
露珠

一滴水，拖着一只行李箱
走在通向春天的路上

烟头
提着一盏渔火，食指和中指
被染成千年的古树枝
思绪弥漫的薄雾里，有禅钟敲响

石头画
童话借流水还魂。承载的石头窃喜
浓抹的油彩，藏不住
一条，两条，三条……画中鱼不语
美与怜爱，嬉游在春风里


